
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黑格尔对听众的致辞——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诸位先生： 

    今天我是奉了国王陛下的召命，初次到本大学履行哲学教师的职务。请让我先说几 

句话，就是我能有机会在这个时刻承担这个有广大学院效用的职位，我感到异常荣幸和 

欣愉。 

    就时刻来说，似乎这样的情况已经到来，即哲学已有了引人注意和爱好的展望，而 

这几乎很消沉的科学也许可以重新提其它的呼声。因为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 

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 

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这些工作占据了精神上 

的一切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 

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 

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日尔曼民族已经把他们 

的国家，一切有生命有意义的生活的根源，拯救过来了，于是时间已经到来，在国家内， 

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一般讲来，精神的力量 

在时间里已有了如此广大的效力：即凡现时尚能保存的东西，可以说只是理念和符合理 

念的东西，并且凡能有效力的东西必然可以在识见和思想的前面获得证明。特别是我们 

现在所寄托的这个国家，由于精神力量的高度发展，而提高其重量于现实世界和政治事 

件中，就力量和独立性来说，已经和那些在外在手段上曾经胜过我国的那些国家居于同 

等地位了。由此足见教育和科学所开的花本身即是国家生活中一个主要的环节。我们这 

个大学既是大学的中心，对于一切精神教育，一切科学和真理的中心，哲学，必须尊重 

其地位，优予培植。 

    不仅是说一般的精神生活构成国家存在的一个基本环节，而是进一步说，人民与贵 

族阶级的联合，为独立，为自由，为消灭外来的无情的暴君统治的伟大斗争，其较高的 

开端是起于精神之内。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旗帜，于是我们的爱 

国热情和正义感在现实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我们必须重视这种无价的热情，我们 

这一代的人均生活于、行动于、并发挥其作用于这种热情之中。 

    而且一切正义的、道德的、宗教的情绪皆集中在这种热情之中。——在这种深邃广 

泛的作用里，精神提高了它的尊严，而生活的浮泛无根，兴趣的浅薄无聊，因而就被彻 

底摧毁。而浅薄表面的识见和意见，均被暴露出来，因而也就烟消云散了。这种精神上 

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也是哲学的真正的基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 

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 

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当人们感到努力以寻求实体性的 

内容的必要性，并转而认为只有具实体性内容的东西才有效力时，这种空疏浅薄的意见 

必会消逝无踪。但是在这种实体性的内容里，我们看见了时代，我们又看见了这样一种 

核心的形成，这核心向政治、伦理、宗教、科学各方面广泛的开展，都已付托给我们的 

时代了。 

    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在这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上培养其哲学的发展。这 

种实体性的内容的青春化现在正显示其直接的作用和表现于政治现实方面，同时进一步 

表现在更伟大的伦理和宗教的严肃性方面，表现在一切生活关系均要求坚实性与彻底性 

方面。最坚实的严肃性本身就是认识真理的严肃性。这种要求——由于这要求使得人的 

精神本性区别于他的单纯感觉和享受的生活——也正是精神最深刻的要求，它本身就是 

一普遍的要求。一方面可说是时代的严肃性激动起这种深刻的要求，一方面也可说这种 

要求乃是日尔曼精神的固有财产。就日尔曼人在哲学这一文化部门的优异成果而论，哲 

学研究的状况、哲学这个名词的意义即可表示出来。在别的民族里哲学的名词虽还保存 

着，但意义已经改变了，而且哲学的实质也已败坏了，消失了，以致几乎连对于它的记 

忆和预感一点儿也都没有存留了。哲学这门科学已经转移到我们日尔曼人这里了，并且 

还要继续生活于日尔曼人之中。保存这神圣的光明的责任已经付托给我们了，我们的使 



命就在于爱护它、培育它，并小心护持，不要使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的光明，对人的本质 

的自觉熄灭了，沦落了。 

    但就在德国在她新生前一些时候，哲学已空疏浅薄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哲学自己以 

为并确信它曾经发现并证明没有对于真理的知识；上帝，世界和精神的本质，乃是一个 

不可把握不可认知的东西。精神必须停留在宗教里，宗教必须停留在信仰、情感、和预 

感里，而没有理性知识的可能。知识不能涉及绝对和上帝的本性，不能涉及自然界和精 

神界的真理和绝对本质，但一方面它仅能认识那消极的东西，换言之，真理不可知，只 

有那不真的，有时间性的和变幻不居的东西才能够享受被知的权利。——一方面属于知 

识范围的，仅是那些外在的，历史的偶然的情况，据说只有从这里面才会得到他们所臆 

想的或假想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也只能当作一种历史性的知识，须从它的外在方面搜 

集广博的材料予以批判的研究，而从它的内容我们却得不到真诚严肃的东西。他们的态 

度很有些象拜拉特的态度，当他从耶稣口里听到真理这名词时，他反问道：真理是什么 

东西？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看透了真理是什么东西，他已经不愿再理会这名词了，并 

且知道天地间并没有关于真理的知识。所以放弃对真理的知识，自古就被当作最可轻视 

的、最无价值的事情，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 

    这个时代之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最初尚带有一些痛苦和伤感的心情。但不久宗教 

上和伦理上的轻浮任性，继之而来的知识上的庸俗浅薄——这就是所谓启蒙——便坦然 

自得地自认其无能，并自矜其根本忘记了较高兴趣。最后所谓批判哲学曾经把这种对永 

恒和神圣对象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它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 

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为知识肤浅、性格浮薄的人最受欢迎，最 

易接受的也莫过于这样的学说了。因为根据这个学说来看，正是这种无知，这种浅薄空 

疏都被宣称为最优秀的，为一切理智努力的目的和结果。 

    不去认识真理，只去认识那表面的有时间性的偶然的东西，——只去认识虚浮的东 

西，这种虚浮习气在哲学里已经广泛地造成，在我们的时代里更为流行，甚至还加以大 

吹大擂。我们很可以说，自从哲学在德国开始出现以来，这门科学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恶 

劣过，竟会达到这样的看法，这样的蔑视理性知识，这样的自夸自诩，这样的广泛流行。 

——这种看法仍然是从前一时期带过来的，但与那真诚的感情和新的实体性的精神却极 

为矛盾。对于这种真诚的精神的黎明，我致敬，我欢呼。对于这种精神我所能作的，仅 

在于此：因为我曾经主张哲学必须有真实内容，我就打算将这个内容在诸君前面发挥出 

来。 

    但我要特别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 

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 
同样青年人也还没有受过虚妄性的否定精神，和一种仅只是批判劳作的无内容的哲学的 

沾染。一个有健全心情的青年还有勇气去追求真理。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所最熟习的领域， 

也是哲学所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是可以分享的。凡生活中真实的伟大的神圣 

的事物，其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均由于理念。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 

和真形相。自然界是注定了只有用必然性去完成理性。但精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 

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性的。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 

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 

    我祝愿并且希望，在我们所走的道路上，我可以赢得并值得诸君的信任。但我首先 

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 

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 

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 

    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 

    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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